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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与政府之于市民社会的政治团体，有如生命精神及生命

本身之于有生命造物的自然群体。对尸体的解剖研究发现：更直

接为维持人体机器运动所需的主要器官与最精妙的弹簧，既非坚

硬的骨骼、强壮的肌肉及神经，亦非如此美丽地覆盖其上的、光

滑的白皮肤，而是那些微不足道的薄膜与导管，它们被普通人忽

略，或被视为无关紧要。将人的天性从艺术与教育中抽象出来加

以考察时，情况亦如此。这种考察会发现：使人变为社会性动物

的，并不在于人的追求合作、善良天性、怜悯及友善，并不在于

人追求造就令人愉悦外表的其他优点；相反，人的那些最卑劣、

最可憎的品质，才恰恰是最不可或缺的造诣，使人适合于最庞大

（按照世人的标准衡量）、最幸福与最繁荣的社会。

以下的寓言已经充分表达了我要说的意思。八年多以前，它

以一本价值六便士的小册子的形式发表，标题为（抱怨的蜂巢，

或骗子变作老实人》。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很快便被盗版，被印在

仅值半个便士的纸张上，沿街叫卖。 小册子的第一版出版之

年序言

本序言写于 年。（译者注）



第 2 页

后，我便遇到了一些人，他们既非存心，亦非无知，却误解了那

本书的意图（倘若能说它有什么意图的话），以为其目的在于嘲

讽美德与道德，通篇皆是为了鼓吹恶德。这种误解使我下定决

心：每当那本书再版时，我都想方设法地让读者知道我写这首诗

的真正目的。我并不以诗歌之名去抬高这几行松散文字的身价，

并不仅仅由于它们押韵而期望读者从中看到什么诗意，所以，对

给它们取什么名称，我委实为难，因为它们既非史诗，亦非田园

诗；既非讽刺诗，亦非滑稽诗或英雄喜剧诗。若作为故事，它们

缺少故事所需的现实可能性；若作为寓言，它们又嫌过长。对于

它们，我只能说：它们是一个以打油诗形式讲述的故事，其中绝

无卖弄机智的企图。我已竭力使它的叙述风格平易浅近：随便读

者将它称作什么，我都欢迎。据说，蒙田 虽然极为精通论述

人类的缺点，却并不熟悉人类种种最好的天性：倘若人们对我的

评价不是比对他更糟，那我便应当认为我已经习惯如此了。

这个寓言里的蜂巢所代表的，无论被理解为宇宙间的哪个国

家，对这个国家的法律和体制的描述，对其居民的荣誉、财富、

权力及勤勉的描述，都会表明：那必定是个庞大、富有而又好战

的国家，并幸福地为一种有限度的君主政体所统治。因此，这个

寓言的讽寓将涉及以下几行文字所描述的不多几种专业及职业，

并且几乎涉及各个等级和各种身份的人，其目的并不是去伤害、

去针对特定的人，而仅仅是去表明：各种卑劣的成分聚合起来，

便会构成一个健康的混合体，即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，因此，政

治智慧的惊人力量殊堪嘉许，这种力量得益于一种帮助，它来自

一部美妙无比的机器，而这机器却是由最微不足道的部件构成

的。这是因为，这个寓言的主要意图（像这个寓言的“寓意”部

蒙田（ ，法国散文家。（译者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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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简要解释的那样）乃是要表明：既享受一个勤勉、富裕和强大

的民族所拥有的一切最优雅舒适的生活，同时又具备一个黄金时

代所能希望的一切美德与清白，此二者不可兼得。由此，我将揭

露一些人的荒谬和愚蠢，他们渴望成为富裕发达者，并且出奇地

贪婪，追求一切能够获得的收益，却总是或低声抱怨，或高声反

对那些恶德及不便。自世界肇始直至今日，那些恶德及不便始终

与一些王国及国家不可分离，而那些王国及国家则无一不同时以

强大、富裕和文雅而闻名。

为达到这个目的，我首先大略描述了一些专业及职业通常造

成的某些舛错及腐败。然后我再证明：娴熟地管理每一个人的恶

德，将有助于造就全体的伟大及世间的幸福。最后，我要陈述普

遍的诚实、美德及全民的节制、无邪和满足所造成的必然结果，

并以此表明：倘若人类能够医治其出于天生邪恶所犯下的错误，

那么，人类便不再能够生存于如此庞大、有效而文雅的社会中，

因为他们已经处于一些自创世以来就繁荣起来的联邦政体及君主

政体的统治之下了。

你若问我做这一切的目的何在， 这些见解会带

来哪些好处？的确，除了给读者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考，我认为它

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。但若有人问我：从这些见解当中应当自然

而然地得出什么结论？我便会回答说：首先，人人都在不断地挑

剔旁人的错误，而通过阅读我这些见解，人们将学会反躬自问，

审视自己的良心，将会为自己总是抱怨多少属于他们自身的罪过

而感到脸红。其次，一些人对安逸和舒适极感兴趣，他们收获着

一切利益，而这些利益皆为一个伟大、繁荣民族的成果。这些人

将学会更有耐心地顺从那些不便之处，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政府都

：拉丁语：何益之有。（译者注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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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医治它们，而这些人应当看到：不可能既享受安逸舒适，同

时又不面对那些不便之处。

倘若人们愿意听从对他们的点滴忠告，愿意变得更好些，我

便可以认为，我发表这些见解，自然就该收到以上结果。然而，

许许多多个世纪以来，人类却一直依然故我，尽管产生了不少富

于教益的雄辩著作，那些著作竭力改善了人类。我的虚荣，尚未

使我奢望以这本微不足道的东西去获取改善人类的更大成功。

拥有了这小小的奇想可能产生的这点小小的优越，我想我就

不得不去证明：这本书不应当对任何人抱有偏见，因为一本书若

是毫无益处，它至少不应有任何害处：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我做了

一些解释性的评论，在那些看上去最容易产生例外的段落里，读

者自会发现这些评论的标记。

从未见过（抱怨的蜂巢）的挑剔者会告诉我说：无论我对这

个寓言说些什么（它们占据的篇幅连这本书的十分之一都不到），

我所说的也只是旨在介绍那些评论；我非但没有廓清那些值得怀

疑的或者晦涩的地方，反而强调了我打算详细阐述的东西；我非

但没有尽力减轻以前所犯的错误，反而变本加厉，犯下了更糟的

错误。他们想由此证明：在漫谈那些题外话时，我对恶德的鼓吹

比我在那寓言里做得还要厚颜无耻，还要登峰造极。

对这些责难，我根本不花时间做答。对心存偏见者，最佳的

道歉亦毫不奏效。我知道有些人认为：任何情况下都必然存在恶

德，这种假设是有罪的；这些人将永远不会悟出个中真谛。不

过，倘若深究这个假设所能造成的一切冒犯，那就必定会根据错

误的推导得出一个也许是错误的结论，而我不愿任何人犯这样的

错误。我说恶德与伟大而有效的社会不可分离，我说那些社会的

财富和庄严不可能不依赖恶德存在，并不意味着这些社会里有罪

的具体成员不该受到持续不断的谴责，或者当他们成为罪犯时不

该受到惩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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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相信，在伦敦，只有很少的人才不得不随时步行，然而人

们却会希望伦敦的街道比通常更洁净一些；他们除了自己的衣服

和私人便利之外，对其他一概毫不关心。不过，一旦考虑到：那

些使他们恼火的东西来自这个大城市熙熙攘攘的交通和它的富

裕，一旦开始关心这个大城市的福利，人们便几乎不会希望看到

这个大城市的街道变得干净一些了。这是因为，我们若是想到：

我们必须按照惯例，将一切材料用于数不胜数的商业和手工业，

我们若想到这个城市每天消费的大量食物、饮料和燃料，想到必

定由它们产生的垃圾和废物，想到无数马匹及其他牲畜总是在街

道上来来往往，想到运货马车、四轮马车以及更为沉重的客运马

车在无休止地磨损着这些街道的铺路石，最重要的是想到不计其

数的人群不断损坏和践踏这些街道的各个部分；倘若考虑到这一

切，我们便会发现：每个瞬间都在产生着污物。想想那些大街与

河边距离何其遥远，那些污物刚一产生便即刻将它们清除，这需

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，这需要何等的殚精竭虑，因此，伦敦若要变

得更洁净，其繁荣便必定会有所减少。现在我要问：一位良好公

民若考虑了方才所说的一切，他是否会认为肮脏的街道乃是伦敦

幸福生活的一种不可分离的必要罪恶呢？那些街道并不妨碍对鞋

子的清洁及对街道的清扫，因而对擦鞋者和清道夫毫无偏见。

然而，倘若不考虑这个城市的利益或福祉，而问我：何处才

是散步时最愉快的地方？那么，谁都不会怀疑，我会认为那应当

是个馥郁芬芳的花园，抑或乡村里的一个浓荫蓊郁的小树林，而

不是臭气熏天的伦敦街道。同样，倘若不考虑世间一切伟大及虚

幻的荣耀，而问我：人在何处才最有可能享受到幸福？我便会认

为那应当是个和平的小型社会，那个社会中的人既不为邻人所嫉

妒，亦不为邻人所尊崇，而满足于依靠他们居住地的天然物产生

活，形成一个富于财富和实力的浩大民族，并且总是准备对外出

兵，以征服其他民族，在国内纵情享受来自国外的种种奢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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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本书第一版中对读者说的，就是以上这些。在本书第二

版的前言里，我并未增添任何东西。但是，自那时起便掀起了一

片反对这本书的强烈呐喊，这完全符合我对好心人的正义、智

慧、慈善以及公平品质的估计。我对此辈失望已极。这本书曾被

大陪审团提起公诉 ，并且遭到数千人的谴责，而他们连这本书

的一个字都没看过。这本书曾被拿到伦敦市长面前批判宣讲。一

位牧师每天都在对它进行彻底批驳，此人在广告上辱骂我，并威

胁说他会在两个月，或至多五个月后反驳我这本书。 在本书结

尾的“声明”当中，读者自会看到我不得不为自己说的话。读者

还会在其中看到那个大陪审团 爵的裁定，以及一封致尊敬的

士 的信。此信首先是措辞考究，其次是雄辩而连贯。作者表

现出了诟骂的良好才具，表现出了一种伟大的睿智，即在其他人

绝不可能发现舛错的地方发现谬误。作者激烈反对邪恶的书籍，

矛头直指（蜜蜂的寓言》，并对其作者怒不可遏。此人给该书作

者的滔天大罪冠以四个有力的骂名，并给大众冠以一些优雅的讽

刺诨号，说此类作者正生活在危险当中，而上天的复仇将降临到

整个国家。因此，他悲天悯人，提醒众人当心这个作者。

考虑到此信的长度，考虑到它并不单单是针对我一个人，我

年此 。事 发 生 在 年 月 日 ， 米 德 尔 塞 克 斯

）的大陪审团再度裁定此书为“可耻的、不名誉的作品”，并批

准将原书及该陪审团 年的裁定一同发表。（译者注）

年 月 日，（真正不列颠人报）登载了一则新书广告，称

那本新书在为慈善学派辩护时，将充分而明确地驳斥曼德维尔等人的许多

“错误的、可耻的、恶毒的”见解。该报于 日月 、 日日和 月 反

复刊登了这则广告。但广告中的新书直到 年 月才出版。因此，曼德

维尔此处说的五个月并非夸大其辞。（译者注）

爵士（ ，此人似尊敬的 指 诺威的卡特

（译莱特男爵 者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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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打算首先仅将其中与我有关的部分摘录下来。然而，我更仔细

地研究了这封信之后，却发现那些与我有关的部分竟然和那些与

我无关的部分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，因此，我便不得不以该信

的全文去叨扰读者了。我也希望，该信尽管十分冗长，其夸夸其

谈仍能使屈尊阅读它所谴责的那篇论文的读者感到兴味盎然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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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

诗 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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抱怨的蜂巢
或骗子变作老实人

宽敞的蜂巢有众多蜜蜂聚居，

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奢华安逸；

这蜂国素以法律和军队驰名，

它繁育着庞大而勤劳的蜂群；

这蜜蜂之国的确可以被列入

科学与勤勉的一方伟大苗圃。

没有哪群蜂有过更好的政府，

或者更无瑕疵，或者更不知足：

他们既不是残暴君主的奴隶，

亦未蒙受狂热民主制的治理；

有一点却不会错：他们有国王，

然而法律却高于君主的权杖。

这些昆虫生活于斯，宛如人类，

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；

他们做城市里人做的诸事，

也做属于长剑及法衣的事：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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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完成的精微工作，是由

人眼难辨的纤肢轻敏造就；

我们虽然见不到引擎和劳工、

见不到船只、城堡、军队和技工，

见不到工艺、科学、商店、工具，

但蜂国却有与之相当的东西；

蜜蜂讲的语言我们虽说不懂，

但那些名称必与我们的对应。

应当承认：除需要其他事物外，

他们也需要钱，他们仍有国王；

他们也有卫兵；因此我们可以

得出公正结论：他们亦有戏剧；

除非军团的士兵列队游行，

否则军团的存在别无他用。

大群的蜜蜂涌进兴旺的蜂巢；

那众多的蜜蜂更使他们繁茂；

数百万蜜蜂无不在纷纷尽力

满足着彼此间的虚荣与贪欲；

而另外数百万蜜蜂则被雇来，

目睹他们的手工在横遭破坏；

他们已然构成了半数的蜂国，

但他们的工作却比工蜂更多。

有些拥有丰沛股本，痛苦很少，

他们全力投入生意，收益丰饶；

有些则注定使用斧头和铁铲，

肩负着一切艰苦辛劳的重担；

那不幸者，则情愿日日地挥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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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力用完、四肢疲惫才能吃饭；

另一些则从事那些神秘技艺，

惟少数蜜蜂才能成为其徒弟；

它不要什么股本，而只要黄铜，

即使一文不名，也能发财兴隆；

他们是骗子、寄生虫、皮条客和优伶，

是小偷、造假币的、庸医和算命先生。

面对正直的劳作，他们全都是

心怀敌意，因此纷纷绞尽脑汁，

将善良无心邻居的劳动

统统转为自己所用。

此辈被称作骗子，他们否认此名，

严肃勤勉者也无不徒有其名：

一切行当和地方都存在欺骗，

没有一种行业里不包含谎言。

律师，这个行业的诀窍之根本

乃是均分办案所得，聚敛资金，

与一切登记作对，而这些骗子

会为抵押的财产做更多丑事；

他们像不法者，虽未成为被告，

但对自己的罪，他们想必知晓。

他们总是故意拖延出席听证，

却掰着手指计算聘请的费用；

为了给一项邪恶的理由辩护，

为便于和后面的《评论》 部分互相参照，方括号中的字母是标出

“评论”的地方，与后面的《评论》 一一对应。（译者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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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便去检索浏览法律全书。

如同窃贼商店和客栈之所为，

寻找着最能乘虚而入的机会。

医生们将自己的财富及名声

看得比垂危患者的健康还重，

也重于其医术：他们最下工夫

研究的，并非医术的规则法度；

而是凝思的外表和无味行为，

以便获取药剂师的青睐赞美；

以便获取接生婆、神甫和来自

一切为生与死服务者的赞誉。

以与那些永远饶舌的人相处，

去聆听我太太的姑妈的吩咐；

带着定了型的笑容，问声日安，

去讨好家庭当中的所有成员；

并且，最该遭诅咒的事情是去

忍受护士们的种种刁蛮无礼。

那些为主神服务的众多神甫，

他们被雇来从上界获取赐福，

其中的少数具有口才和学识，

大多数却统统是暴躁和无知：

但全都通过了考核，并全能将

其怠惰、淫欲、贪财和傲慢掩藏；

以这些嗜好闻名，就像缝衣匠

喜欢白菜、水手爱白兰地一样。

有些神甫相貌粗俗，衣着寒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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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往神秘兮兮地为面包祷念；

本打算以此获得充裕的存货，

然而他们其实并未获得更多；

当这些神职苦役挨饿的时刻，

他们为之服务的那班懒惰者

却正在安享舒适，他们的脸上

焕发着健康富裕的熠熠容光。

有些士兵不得不去投身战役，

若能幸存，他们便会获得荣誉；

有一些虽然躲过了血腥死亡，

却是四肢残缺地逃离了战场：

一些 勇的将军与顽敌战斗，

另一些却接受贿赂，放走敌手：

有些总是敢于投入激烈拼搏，

这次失掉腿，下次又失掉胳膊；

直到完全丧失能力，而被抛弃，

仅靠着他们的半份薪水生活；

而另一些人从未参加过战斗，

留在家中，却享受着双份薪酬。

其国王们虽受侍奉，却在受骗，

被自己的内阁大臣蒙哄欺瞒；

许多大臣是自己福祉的奴隶，

紧攥着他们节省的每枚钱币：

虽年金微薄，却过着奢华生活，

他们总是以自己的诚实自得。

每当他们在滥用自己的权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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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将狡猾骗术称作权宜之计；

百姓若是看破了他们的伪善，

他们往往会用津贴充作交换；

只要是一切有关获取的事务，

他们便不肯朴素，亦不知餍足；

这是因为没有一只蜜蜂不想，

（我不说，）获得比他应得的更多；

这个念头却不敢让别人知道，

他为此付出，像你们赌徒所做，

尽管机会公平，但在输家赢得

他们所赢之前，赢家从未赢过。

但谁能将他们频频称为骗子？

他们将大街上被废弃的东西

统统卖作垃圾，却可肥沃土壤，

买主们时常会发现：自己往往

在与一大群百无一用的无赖

和龌龊的渣滓互相混杂起来；

但连枷 却很少有抱怨的理由，

他出售另一种盐去换取黄油。

正义女神 素以公平正大闻名，

连枷（ ，一种打谷用具，这里转喻那些尽量利用机会发财的

人；而所谓“另一种盐”，即指此段中说的城市垃圾。（译者注）

正义女神，即古罗马神话中的朱斯提克（

的狄刻（ ，被描绘为以布带蒙眼，一手持剑，一手持天平的女子。（译

者注）

，古希腊神话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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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虽蔽目，却依然不失其感情；

她的左手，本应持着天平衡器，

却为黄金收买，屡将天平丢弃；

还有，尽管她看上去不偏不倚，

其惩罚其实仅出于个别私利，

审判谋杀及一切暴力犯罪时，

却佯装经过了正常法律程序；

但有一些虽因欺骗初遭嘲笑，

最终仍因为其失败而被处绞；

有些人认为：这位女神的利剑

只用来对付绝望者与贫穷汉；

那利剑被迫出于纯粹的必然，

悬挂在那株罪恶的病树上面，

那些罪人实在不该遭此命运，

受到护佑的乃是显赫的富人。

因此，每个部分虽都被恶充满，

然而，整个蜂国却是一个乐园；

蜂群爱好和平，同时惧怕战争，

这蜂群受到异邦群蜂的尊重，

享受挥霍财富及生命的生活，

享受与其他蜂巢的贸易差额。

而这已成了这个蜂国的福分，

其共有的罪恶使其壮大昌盛。

而美德则已经从政客们那里

学得了上千狡猾多端的诡计，

在政客们那些美妙影响之下，

美德与恶德结为朋友，从此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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